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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常常举这样的例子来嘲笑那些有信仰的人：


教徒问神父：“我可以在祈祷时抽烟吗？”结果遭到神父的严厉斥责。而另一教徒问：“我可以吸烟时祈祷吗？”他的请求却得到允许。


喜欢讲这个笑话的人往往据此讽刺：那些道德善恶都是不可靠的，无法有具体标准衡量的。因为他们认为：“祈祷时吸烟”和“吸烟时祈祷”是完全对等的两件事情。然而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


表面状态的确类似，但是体现出来的他的态度和趋势，在很多时候却是截然相反的。比如一个人在吸烟时，想起来了改正，然后去祈祷和洗心革面，这是从恶习中回升的开端。而在祈祷时，出于无聊和注意力不集中，从而无所顾忌地去吸烟，则是走向堕落的起始。


就好比冰融化成水和水结成冰这两种过程，在零度冰点时，都有一段冰水共存的阶段。表面上看，这两个过程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且这两个阶段的状态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趋势是截然相反的，这个短暂的过渡期过去后，一边是完全只剩了水，一种是完全只剩下冰。


以中医为例，古代的中医把人的道德败坏当作人得病的根本原因。著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人是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组成。精神世界的道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实是非同小可的，也许有着非凡的来源。比如，人刚开始做坏事时，往往都体会到过违背良心时的负罪感，也有蹉跎岁月时的空虚感，虽然这些东西（感受）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当它们出现时，却往往会觉得这种悔恨或自责是十分真切的，而且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是来自“真正的自己”的。这种切己的感受其实未必不如“视觉”和“触觉”来的真实。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这种种道德因素，这才是和“真正的自己”直接相通的。


认识不到精神存在的实证科学，更无法认识道德的实质，对于善恶有报这些因果关系就探测不到，也就无法认识道德是控制我们人类生活和宇宙存在的根本规律。（选摘自《人类文明与人体生命之正见》）◇





图：蒙特利尔庆祝法轮大法传世二十周年，七十多岁的金女士在发真相资料。











爸爸打消了复仇的想法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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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弘自诉在德阳


监狱遭受的迫害





遭受的迫害





李永弘自诉在德阳监狱遭受的迫害





“要是年轻时就这样，该多幸福啊”











图：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左）











 可以吸烟时祈祷吗？





话要从九六年说起，我家五口人，我上高三，弟弟上小学，妈妈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位没有劳保的年迈奶奶。当时只有爸爸的每月三百五十元工资来维持生活，家里虽然清苦，但很快乐。


九六年，大学都已经开始并轨了，学费由每年的几百元变成了三千元左右，对于我家来说，根本付不起。爸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偶然的机会，爸爸辞职了（正式工作），与我妈娘家的弟弟合开了一个工厂，爸爸出技术，舅舅提供资金。


筹备了一段时间，工厂就这样办起来，也开始步入正轨了。爸爸为人正直，老实，善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新生的工厂中，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技术都和盘托出了。


舅舅学到技术了，就想把我爸一脚踢开，用各种办法对他发难，逼得爸爸走投无路，只好退出那个付出全部心血的、没开几个月的工厂。


这时爸爸的状态很可怕，一天说不上几句话，脸色发黑，经常看到他准备刀、绳子、汽油之类的东西，这时我妈妈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得不到工地打零工，维持这个家。


我马上要高考了，只要一到学校，我就控制不了情绪，因为我担心爸爸在我上学时，会做出傻事。一想到这些，我就放声大哭，老师与同学了解情况后，都非常同情我家的遭遇，老师特许我回家复习。后来我就天天守着我爸。


没过几天，我的姑姑拿了两本书给我爸看，我抢先看了一眼封皮，《转法轮》、《修炼故事》，觉得特别好，后来爸爸看了两遍《转法轮》，我看了很多遍《修炼故事》，我感到：炼法轮功的人就好象在初中学的课本《桃花源记》中的人一样，善良，真诚，友好，童叟无欺；这时我的爸爸变化可大了：脸也不黑了，也爱说话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当时我家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同时也知道发生这些事背后的原由。


再后来我与爸爸参加了炼功点上的读书交流，爸爸在谈心得体会中说：如果没学大法的话，我姑娘高考后，我们家就会家破人亡。他就把他的复仇计划说了一遍。


听后我激动地哭了，真不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学法轮大法以外，还有什么能改变人心了。这泪水是感谢法轮大法与李老师的泪水。


在我及家人心目中，法轮大法李老师是救命恩人。如果爸爸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也就没有现在我们幸福的一家。（文／广东东莞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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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焚?还是拍戏?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被加速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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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布莱克节日游行 法轮功获三连冠











（明慧记者肖妍加拿大采访报道）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一大早，因自己的移民身份问题，金女士去见了移民官。她简单地叙述了炼功前的身体状况以及来到加拿大在儿子劝说下修炼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之后自己身体的神奇变化。法官听得动心了，在同意金女士留在加拿大的决定宣布后，法官表示自己以后也要学炼法轮功了。


年逾古稀的金女士选择以难民的身份留在加拿大，是因她炼了法轮功不能回中国了，以免遭中共迫害。金女士炼法轮功是因为一身病痛又无药可医，修炼后不药而愈。听起来可笑却又令人心酸的是，法轮功从中国传出，但中国人却不得不到国外来才能学炼。法轮大法传播到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各级政府褒奖数千项；唯独在中国遭受迫害。


金女士是不幸中万幸之人。带着一身顽疾病痛，七十多岁的金女士背井离乡，在加拿大自由的国土上幸遇法轮功，从此无病一身轻。


二零一二年五月五日，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于世二十周年，金女士身着鲜亮的朝鲜民族服装，站在台上，感慨地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刚修炼法轮功两年，身体原来的疾病都没有了，感到特别幸福，特别高兴。”


金女士说：“在国内的时候，大夫就说，我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和骨质增生症。骨质增生会压迫神经，导致腿走不动路。我先后用了蜜蜂针刺法治疗和台湾进口的封闭针治疗。”她说：“来加拿大时，我带了很多药。腰椎痛、腿痛时，我就吃止痛片。儿子发现我吃药，疼痛也不见减缓，就跟我说：妈妈这回得听我的话，炼法轮功吧。真的照我的话试试，行不行再说。你就去试试。”


她说：“我拗不过儿子，就想，试试就试试吧。我就按照儿子的介绍，每天看法轮功的书，每天炼功两小时。两个月后，哎呀，发现浑身可轻松了。上楼梯吧，以前只能拖着脚，一阶一阶慢慢地上。炼功后不久的一天，我发现上楼梯可以一脚一阶正常地上了。”


金女士说：“我还有头痛病史。七十年代的一次车祸，脑壳撞破了，缝了好几针，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出院的一年后，我发现这次车祸给我留下了头痛症和健忘症，再去找大夫，大夫摇摇头说，这是后遗症，没法治，只能是痛的时候吃止痛片。我痛的时候，一、二片止痛片不管用，得吃十多片。”


从车祸后的头痛症，到吃止痛药吃到胃穿孔，到后来的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金女士的大部份人生几乎是在求医问药中度过的。她说：“炼了法轮功二个月以后，腰疼、腿脚不灵都好了，没想到，头痛的病，不知不觉就没有了。以前头痛的时候，记东西一转身就忘。现在头脑非常清晰，记忆力也恢复了。”


短短两年的炼功，不仅把身体炼好了，精神也变得爽朗起来，金女士从炼功中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她说：“我想，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该多幸福啊。我现在和大法弟子生活在一起，一起修炼法轮功，感到特别幸福。我要是年轻时就能这样，该多好啊。”


金女士在中国没敢接触法轮功，多承受了十多年的病痛折磨，这是谁之过呢？而这样的事情在全中国何止金女士一人。法轮功自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传出，上亿人修炼后身心受益，许多沉疴顽疾神奇般地康复，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然而一九九九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执意要迫害法轮功，利用军警、特务、司法等机构大量抓捕、关押、劳教、判刑及酷刑折磨修炼者，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言堂”抹黑式的舆论宣传让人们远离法轮功，使人们失去了本应该受益的机缘。◇





（明慧记者蕴韵澳洲悉尼报道）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澳洲悉尼布莱克镇举行节日大游行庆典活动，法轮功团体第十二次受当地市政府的邀请参加，并再度被邀请作为领队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进。法轮功团体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第三次获得莱克镇市政府颁发的大游行冠军奖。 


当天的游行队伍由七十二个社团约一千七百人组成，路旁聚集了上万民众观看。法轮功“天国乐团”雄壮恢弘的气势、仙女队的超凡风姿，赢得人们的喝彩。精美的花车上，学员们演示着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舒缓而祥和。法轮功队伍展示了修炼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着悠久的传统中国文化之美。 


布莱克市市长艾伦•彭德尔顿说：“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一直是很棒的！我觉得非常壮观，色彩绚丽。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人。”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人修炼。◇





德阳监狱，对外又称德阳市九五厂





图：市长（左）在市政府议员会议上为法轮功团体代表颁奖





（明慧记者荷雨综合报道）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未遂，薄熙来图谋篡权败露被查办。媒体披露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中共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集团灭绝迫害法轮功的惊天黑幕在被加速揭开，“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开始广泛为国际社会所确认和抵制。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二零一一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份，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 


对此，《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作者、最早展开独立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认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展。“这表明，美国政府认为活摘器官事件的证据充份，足以取信。国际法庭应法办这些犯下反人类罪行的迫害元凶。”他们相信江泽民、薄熙来、罗干等人将难逃法网。◇








右边的图1是央视自焚录像中公布的王进东的一寸照，高鼻梁，高眉骨，大长方耳，下颌端正。图2是在同一录像中，自焚的王进东，短鼻子，塌眉骨，小圆耳，下颌粗壮。如果说差异是因焚烧导致的变形，那为何在头发、眉毛都完好的情况下，骨头、耳朵会被烧变形呢？ 


在央视自焚录像中，看上去烧相惨重的王进东，胸部和腿部的棉衣被烧破，然而夹在他被烧烂的双腿间的两只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奇迹般地颜色翠绿，且完好无损，违背常识。  


任何的造假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二零零二年，自焚案的唯一采访记者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中共设立的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迫害的黑窝），被法轮功学员问及王进东双腿间的汽油瓶的事情，李张口结舌，不得不承认：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补拍”的。（文／正信）





四川省德阳监狱（对外又称德阳市九五厂）是四川省集中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迫害手段非常残暴阴毒。恶警公开叫嚣：“只要不把你弄死，都叫‘学习’！”对外宣扬的春风化雨的转化工作，本质上全是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在对法轮功学员长期的迫害中，德阳监狱形成了一整套迫害体系和各种阴毒的迫害手段，其中之一便是恶警以给好处（免去奴工劳动、减刑）为诱教唆、指使监狱的犯人充当其打手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以下是法轮功学员李永弘自诉在德阳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我从成都市郫县看守所被送到德阳监狱入监队。因为我拒绝唱改造歌，纪律组长王波（犯人）伙同周立伟（犯人）、吴彬（犯人）打我。随后几天，入监队大组长刘军（犯人）和王波强迫我洗冷水澡，并用水龙头对着我冲，我拒绝，王波就打我的头；我在十二月五日给湛本畅（警官）反映情况，他说要调查一下。在十二月七日下午刘军就把我往洗漱区带，王波叫上吴彬跟在后面。他们把我带到洗漱区墙角，对我拳打脚踢。途中，值门岗的警察周指导来看过一次。刘军他们看到有警察来，提前停了手。刘军对周指导耳语了几句，周指导没问我怎么回事，只对我说：“何必吃这个苦嘛！”就走了。走后，他们又继续对我拳打脚踢。当天下午，我把打被的情况告诉魏梓荣（警官），他也说要调查一下。当天晚上，我胸腔里突然疼痛，蹲下去差点站不起来，他们给我开了些活血化瘀的药吃，但没有效果。深呼吸、咳嗽、脱衣服都会扯着痛。他们说怀疑有肺结核，把我送到狱内医院检查、照片，折腾了几天，最后说不是肺结核，其实他们是想推脱责任。后来，我胸腔痛了近三十天。在参加大运动量训练后又开始吐血痰，吐了二十多天。（接第三版）


（接首版）刘军说入监队有好几个警察在管，你被打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们都允许。打你算什么，如果你早来半年，把你打的更惨。他告诉我，卢心平、严小平（原德阳市二重厂职工）、邓小明等法轮功学员在入监队都挨过打。从十二月三日中午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刘军都只给我吃很少的饭。为了加重迫害，在大家训练完休息时，刘军还让我继续站军姿，并安排夹控把我守着，这样我每天都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而且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几天功夫，就把人折磨瘦几圈。由于营养供应不上，参加训练，长时间站军姿，又是冬天，我的手冻肿的象个馒头，有个手指头都冻成紫黑色了，全身也瘦成一块骨架了。有犯人偷偷的说，监狱这样做简直是惨无人道。其实犯人之所以如此有针对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恶警以给好处（免去奴工劳动、减刑）为诱教唆、指使监狱的犯人充当其打手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的。


后来，我被分到八监区，该监区实行严密的多重夹控制度。所谓多重夹控，就是安排二名夹控人员（美其名曰“信息员”）与法轮功学员在一个互监组。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与夹控人员搞好关系，监区还会安排多名犯人作为暗控人员，监视夹控人员是否尽职，是否与法轮功学员划清界限。夹控人员也不知道谁是暗控人员，所以他们不敢与法轮功学员交往过密。生活中有不如意他们的地方，他们就对法轮功学员呵斥谩骂，有时候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辱骂。这些夹控还说：“我们对你们好了，别人就要去告我们，我们就要受批评，以为我们被法轮功学员感化了。就希望你们到警察那儿去告我们态度凶狠，那样的话，警察对我们就满意了。”


不管是作为夹控或者暗控，都有考核加分。夹控每个月都有，表现的好的话，年终还有表扬。暗控加分不公开，只有几个警察和少数犯人知道他们的身份。而这些加分将作为他们今后减刑多少的依据。


监狱对所有的犯人都采用互监组制度，相互监督。但是其他的互监组都比较宽松。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则非常严格。法轮功学员吃饭、洗漱、上厕所等，随时都有人跟在你身边。法轮功学员之间严禁说话，连递个眼色、笑一下、眨个眼睛，他们都不允许。就是跟一般的犯人讲话，他们也严格监控，不允许谈论法轮功等话题，除非你“转化”了。如果法轮功学员找机会与其他犯人说了悄悄话，他们看见了就会背着你去找那个人问悄悄话的内容。夹控人员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详细了解法轮功学员的各种信息，并向转化组或者专职管教报告。比如参加劳动状况、生活习惯、个人喜好、脾气性格、谈论话题等等，都是他们的汇报内容。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份，监区安排我留监学习。学习组所谓的“帮教员”孟昭福、郭伟都动手打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郭伟叫我去上厕所，他把我拉到楼梯拐角处，拳打脚踢了我一个多小时，直到监区内打铃点名才停止。我的胸腔内痛了二十多天。后来我向八监区六一零管教谭小明反映这个情况，他说知道了，他找郭伟嘀咕了一阵。但之后郭伟依然动手打人。郭伟叫嚣，要让你活的生不如死。另外，谭小明还唆使犯人殷万波和叶许君“转化”我，他们也在楼梯拐角等没有监控探头的地方打我，说必须“转化”。尤其，殷万波出手狠毒，一两拳、两三拳就把人打晕在地上，他还威胁我说：不转化，就把你打成内伤，内出血，外表看不出来，让你出去活不了多久，不死也是个废人。不转化，他就叫人来群殴我。殷万波当时已经快刑满了，说不怕我去告警察。他说，警官叫他们这些人来做这个事就是想借刀杀人，警察不好做的事情，就叫他们来做。他说，他本来不想动手，但谭管教待他不错，他就动手了。


谭小明此前曾经向殷万波请教怎样“转化”我，他还夸奖殷万波办事能力强，办法多，其他人要向殷万波学习。谭小明还当着我的面给这些“帮教员”说：“黄荆条下出孝子。”“这个黑社会对国家还是作出了贡献的。在外面，有些拆迁的事不好办，就找社会上的人帮忙。”他的意思就是殷万波、叶许君、郭伟这些黑社会成员在监狱里还是帮了他的忙。


我曾经给八监区教官田勇讲起打人这事，他故作惊讶的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就问一下那些“帮教员”，有没有这个事？不准打人啊。一句话就过去了。这些所谓的“帮教员”今天打这个法轮功学员，明天打那个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处罚。其实这些犯人都是在狱警的授意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象肖朋、郭伟这些“帮教员”都是田勇亲自挑选出来做转化工作的。


二零一零年，在郭伟、殷万波、叶许君的暴力下，我产生了怕心，在暴力面前妥协了，违心的说不炼法轮功了，郭伟就把我拉到田勇那里去汇报。田勇认为没有达到要求，继续强制洗脑，我按照郭伟列出的提纲写了“三书”，其中要表达法轮功学员是自愿“转化”的，还要表达出对监狱警察的感谢，达不到要求就重写。写了“三书”，他们就诱导我写歌颂监狱的黑板报稿件，上台诽谤法轮功，我不愿意。他们就安排我去车间参加生产劳动，仍然对我严密监控，并且每周强制写思想汇报，其中要承认自己犯了罪，继续对法轮功表态，不合他们的意就要重写。


在德阳监狱许多法轮功学员都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打伤、打残。这就是德阳监狱对外宣扬的春风化雨的“转化”工作。◇








